











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剧作这样的定位，应该说与鲁迅的原作相去甚远。但我们要说，作品
的原貌是难以寻觅的，要在这里去寻找鲁镇酒店的格局也是徒然的。对经典的
理解和阐述，无需把作者的意图放到 终权威的位置上去，而任何复制作者本
意的努力也终将是徒劳的。改编，应该是改编者对经典文本的接受以及与文本
产生“视界融合”的基础上对原作进行解构和重新建构、整合的过程。莎士比
亚文本的不同国别、不同时空的演绎，正好是这一说法的 好说明。越剧《孔
乙己》对鲁迅小说的再处理，对人物形象的再把握，以及对华老栓之流、三个
女子、康大叔们的打量，对孔乙己个体的精神家园的失落与“酒醉了的中国”
两个富有复调味的主题的把玩，鲁迅诸小说的拼贴耨合，即使是演员茅威涛的
光鲜表演、削发剃度，都是编剧发掘与现代社会、与现代接受者的审美指向相
契合的一面，而在艺术上的强化和创新。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，借用历史的
“名称、战斗口号和服饰”，是为了“演出世界历史的新一幕”。在这个意义
上说，越剧《孔乙己》取得了不俗的成功，而且会成为 20 世纪即将过去戏曲
的光辉探索的一个重要标志。由此可见，文学经典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切合现代
视界的不断演绎，是文学作品时时焕发新的生命活力的重要条件。 
 
